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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　要：广义而言，拥有丰富资料内容的地方志资源既是一个资料库也是一个体量巨大的数据库，通过简
单的比较就不难发现，传统的地方志具备一定的大数据属性。在大数据视野下，数据成为一种重要资源，地方

志资源所蕴含的大数据特性如能善加运用，不仅将使方志文化更好融入大数据的时代洪流，而且能为地方志研

究发展带来新的变革，甚至能将学科研究导入崭新的 “计算”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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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文艺青年中间流行一句话：学文科的只讲美丑不讲对错。这虽是玩笑话，却也说

明一个规律，人文领域重感性思维，天马行空不拘一格，而理工科则更多理性思考，多缜密演

算、推理求证。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正逐步打破这种界限，无论是文艺圈还是理工界都必然融入数

据的洪流。拿历史学来说，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５日的 《上海书评》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大数据和历史学

的文章，署名尼克。文章在呼吁重视大数据发展的同时也对传统的历史研究吐槽不断，甚至犀利

地指出 “给中国做历史的提个醒，大部分的中国哲学家翻译水平已经被谷歌或百度翻译器反超，

历史学家要是再不上进，也快没饭了”。此文一出自然遭到拍砖无数，但笔者认为，文中观点虽

有偏颇，大数据对历史学研究带来的诸多影响却不容忽视。地方志是历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在大数据视野下，可以看到地方志资源 “天赋异禀”，具备诸多大数据特性，这些属性的有

效发掘和利用将会为地方志的创新发展乃至学科建设带来新的变革。以下先对地方志资源的大数

据特性做一解析。

一　地方志资源大数据特性解析
根据国务院２０１５年颁布的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的定义，大数据是以容量大、类型

多、存取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数据集合，正快速发展为对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

式多样的数据进行采集、存储和关联分析，从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的新一代

信息技术和服务业态。① 在目前业界较为通行的观点里，大数据具备４Ｖ特性：Ｖｏｌｕｍｅ（大量）、
Ｖｅｒａｃｉｔｙ（真实性）、Ｖａｒｉｅｔｙ（多样）、Ｖｅｌｏｃｉｔｙ（高速）。做一些简单的分析比较就不难发现，地
方志资源的很多属性与大数据的４Ｖ特性相似度很高。

大数据的第一个明显特征是体量巨大。公元前３世纪，希腊时代最著名的图书馆———亚历山
大图书馆收集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所有书写作品，可以代表当时世界上其所能收集到的知识量。

但当数字数据洪流席卷全世界之后，每个人可获得的数据量已相当于亚历山大图书馆存储数据总

量的３２０倍。② 地方志是一种资料性著述，其收录的各种资料可被视作基础数据，而地方志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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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海量地情历史资料的数据库。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现存旧志有８０００余种、１０万余卷，约
占我国现存古籍的１／１０。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５年印发的 《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５—
２０２０年）》指出：“目前首轮修志结束，第二轮修志进入关键时期，已出版省、市、县三级地方
志书７０００多部，行业志、部门志、军事志、武警志、专题志、乡镇 （街道）志、村 （社区）志

等２万多部，地方综合年鉴１９００多种、１５万多部，专业年鉴１０００多种、７０００多部，以及大量
地情文献。这些与旧志及其整理成果，共同构成了一座以国情地情为主要内容并不断丰富的地方

志资源宝库。”此外，地方志资料内容丰富、涵盖面广，国务院２００６年颁布的 《地方志工作条

例》明确指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

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书所记述的主体内容都是相关领域的实体资料，其资料含量

可以用浩如烟海来形容。

大数据的另一个特性是真实性。数据的真实性是制定正确决策的基础，代表数据的质量，

将直接影响分析和预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不是所有数据都具有可靠性，不同数据源的质量千

差万别，在数据的覆盖面、精确度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① 追求高质量数据是一项重要的大

数据要求和挑战，在互联网领域，各种数据信息良莠不齐甚至真假难辨，甄别筛选这些数据信

息往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地方志资料在真实性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入志资料真实可靠

是编修地方志的基本要求，志书所收资料绝大多数来自政府或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档案、地方

文献、实地勘察数据等第一手资料，真实可靠程度很高，这也是地方志书权威性的重要保证。

同时，地方志资料的稀缺性特点也很突出。因为志书所记内容多来自档案文献等第一手材料，

许多资料数据从其他渠道难以获取，这样的稀缺性更体现出地方志资源难以替代的高应用

价值。

大数据的多样性主要是指数据来自多种数据源，数据种类和格式日渐丰富，包括数字、文

字、图片、语音、视频、地理位置信息等。② 从地方志特性的角度看，地方志资料的多样性首先

体现在其地方百科全书的特性上。地方志综合记述一个地方自然和社会发展变化的基本面貌，其

内容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涵盖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资料来源广泛，覆盖面广，

综合性强。在数据类型上，传统的地方志多以文本形式出现，其中包含大量涉及地情地貌的关联

数据，图片也较丰富，视频、音频等数据类型较少。随着影像方志等新兴方志形式的出现，地方

志承载的资料类型也在不断丰富。

大数据的高速特性一方面是指数据产生快，另一方面是指数据处理快。③ 有学者曾戏称历史

学是变化最慢的学科，客观讲地方志书的生成速度与飞速更新的网络数据相比并不具备优势，这

有其自身学科发展的特点和规律。现阶段可以看到地方志的发展速度在不断加快，但如何更好顺

应时代发展要求、提高方志资源更新速度和利用效率，想必也是未来学科发展难以回避的课题。

以上是将地方志的一些基本属性与大数据的４Ｖ特性做一个简单的对照分析，不难看出，古
老的地方志与新兴的大数据之间存在诸多共同点，地方志与生俱来呈现出较为显著的大数据

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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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速地方志资源数字化，构建 “全方志数据平台”

要发挥和运用好地方志资源的大数据特性，使其融入大数据的时代洪流，一个基础条件是

地方志资源的数字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经验

交流会暨２０１７年全国地方志机构主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推动地方志 “从单一纸媒

体志向广泛运用数字媒体志转变”。地方志从传统纸媒转化为数字媒介后，将具备可不断复制、

多地存储、异地共享等优势，这是实现地方志信息化的必然步骤。有资料显示，地方志的数据

资源库建设在一些地区和机构已有发展并具备一定规模，比如在２００２年，国家图书馆已启动
数字方志项目，全国各地规模较大的地方志网站多数也建有地方志资源数据库，其内容主要包

括省市县三级志书、年鉴和地情资料的数据资源，一些网站还收录有部分旧志资源和地方志理

论研究成果，这些数据资源的总量应能达到数百亿字。① 但这些数字化成果离大数据的运用仍

有一定差距。

在大数据视野下，各种分散的地方志数据资源应得到有效整合，建设 “全方志数据平台”

将是一项体量巨大但又不可或缺的工作。“全方志数据平台”的建设首先需要量的积累，对国内

甚至是流传到国外的地方志资源做数字化处理并加以统一整合利用，同时，需要对新生的地方志

资料进行扩充，当量的积累达到一定规模，大数据运算的数学模型和算法分析可以发挥应有的功

能，经过分析处理的新解构数据又会不断充实原有的数据库。“全方志数据平台”将成为一个不

断自我充实的数据体系。② 当 “全方志数据平台”具备一定规模，将极大提升资料占有的广度，

大数据运算处理技术得以充分运用，相关编研工作的精细化水平将大幅度提升，方志文化在编

纂、开发、利用、研究等领域将呈现出新样态。

三　发挥方志资源大数据特性，拓展地方志 “计算”研究新领域

最早洞见大数据时代发展趋势的数据科学家舍恩伯格在其 《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指出，

一切皆可量化。③ 伴随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数据已成为一种基础性资源，国务院２０１５年颁
布的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正式将发展大数据提升为国家战略。④ 在大数据视野下，

地方志资源的大数据特性如能得到妥善开发利用，将会为实现地方志事业的大局化、社会化、

信息化、全国化、国际化提供强大助力，还会为未来地方志学科发展抢占制高点，同时带来

良好的社会效应、文化效应乃至经济效应。地方志资源大数据特性的功能运用可渐进推演出

三个层次：

（一）数据源价值的开发利用。在大数据时代，地方志资源首先要体现其应有的数据源价

值。方志文化包含海量的资料数据、资料真实度高、类型多样，是一个不断更新丰富的历史、地

情资料数据源。现阶段，很多企业机构正为获取数据不遗余力。２０１４年１０月，马云爆出金句：
“我们是通过卖东西收集数据，数据是阿里最值钱的财富。”在一次演讲中，他直言阿里巴巴公

司本质上是一家数据公司：“我们做淘宝的目的不是为了卖货，而是获得所有零售的数据和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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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数据；我们做阿里小微金服的目的，是建立信用体系；我们做物流不是为了送包裹，而是把

这些数据合在一起。”① 与之相悖，地方志坐拥一座数据宝库却大多被束之高阁乏人问津，这表

明地方志资源的数据源价值有待充分发掘和利用。

举一个可供借鉴的例子，早在２００２年，当时的谷歌公司还没有多大名气，但他们已经启动
ＧＯＯＧＬＥＰＲＩＮＴ项目，要把全世界的数字图书馆项目统一起来。２０１０年，谷歌已经扫描１５００万
册书，到２０１３年这一数字增长到３０００万册。② 一方面，大量书籍资料通过这个数据库被重新激
活，进入人们的视野；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正有赖于这一数据资源，许多以往难以解

决的课题因为得到其庞大的数据支撑而变得可行。地方志的数据源价值同样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

得到开发和利用，结合 “全方志数据平台”建设和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许多地方志资源即便尘

封千年同样能重新闪耀熠熠光芒。

（二）融入 “云平台”实现方志资源广泛共享。长期以来，地方志资源知晓率低、参与率

低、使用率低的状况客观存在，而地方志资源大数据特性的发掘和运用很可能使这种状况得到极

大改观。让地方志数据资源融入 “云平台”是实现广泛共享的一种有效手段。根据百度百科的

定义，“云”是网络、互联网的一种比喻说法，“云计算”则是基于互联网的相关服务的增加、

使用和交付模式，通常涉及通过互联网来提供动态、易扩展且经常是虚拟化的资源，云计算甚至

可以达到每秒１０万亿次的运算能力。大数据离不开云处理，云处理为大数据提供弹性可拓展的
基础设备，是产生大数据的平台之一。云平台顾名思义，这种平台允许开发者们或是将写好的程

序放在云里运行，或是使用云里提供的服务，或二者皆是。

融入云平台需要一定的网络信息技术支撑，但并非高不可攀、遥不可及，现在许多地区都

在构建各类云平台，实现与这些云平台的有效对接已有不少成功先例。比如，上海市２０１６年３
月正式建立起 “文化上海云”平台，该平台汇聚上海市１６个区县的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
文化活动中心，以及上海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等５２９个公共文化场馆的公共文化服务
资源，每年提供近３０００万人次的活动订单。上海嘉定区依据文化云提供的大数据改变粗糙的
考核、管理模式，其公共文化活动平均上座率突破８４％，场所设施利用率突破９０％。③ 在贵州
省，贵州地方志信息网于２０１６年１２月正式在中国·贵州政府门户网站云平台上线，地方志的
成果发布、省情地情介绍获得更广泛的关注，地方志资源能够更有效地为社会和公众提供

服务。

此外，部分地方志工作机构还在尝试利用自身的方志资源构建独立的方志云平台，比如贵阳

方志云平台计划在 “十三五”期间建成投用。该平台将首先对贵阳市的方志、年鉴、旧志、期

刊、地情书等资源进行整合，同时通过购买、共建、共享等方式，逐步完成对全省乃至全国以地

方志书、年鉴为主体的文史类资源制作。此外，贵阳方志云还着力打造综合资源云平台、数据比

对云平台、史实核查云平台、质量规范云平台、知识服务云平台、协同创新云平台和志能问答云

平台７个下属云平台。该平台在 “十三五”期间建成投用后，将形成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地方

志的网络资源覆盖，数据量将达５０ＴＢ。平台将以云计算为核心服务形式，提供定题跟踪、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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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信息、个性化链接、联机检索以及目录查询等公共文化服务，并可实现与其他数字图书馆资

源库的关联检索和跨库连接。① 从贵阳方志云平台的建设规划中可以管窥到方志文化与云平台相

融合的广阔蓝海。

（三）拓展地方志 “计算”研究新领域。马克思曾说：“一种科学只有成功运用数学时，才

能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② 传统历史学偏重于定性分析，在定量分析上存着明显的局限。

１９２２年，梁启超曾倡导过 “历史统计学”，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 “计量史学”又在欧美国家风靡

一时，这些理念更多侧重运用数学方法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分析。在大数据时代，数据环境越来

越健全，量化分析的基础和手段都更加丰富和完善，原有定量分析的视野和思维方式在不断被打

破和颠覆。大数据视野下的计算要远远超过以往统计、计量的范畴，一方面，大数据时代，伴随

着数据资源的不断丰富完善、各种分析处理技术的迅猛发展，可以实现对海量数据、信息的挖

掘、综合和分析，弥补传统研究方式面对庞大信息时搜集、分析上的局限。③ 借助海量的数据资

源，通过庞大、精准甚至解构化的数据库，能够认识以往分析方式所无法企及的领域，突破旧

有研究的可视极限。另一方面，传统定性分析的格局同样在发生巨变，在大数据环境下，用大

量数据作为导向，我们能获取远超前人的具有多维特征的、有代表性的数据，以此为基础的归

纳、总结、预测等思维方式都会进入新层次，甚至伴随 ＡＩ（人工智能）分析体系的介入，定
性研究的基础、手段和理念都将产生重大变革。两相结合，基于大数据计算的新 “计算历史

学”将进而打破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界限，启发研究者拓展新的研究空间，开启 “计算历

史”新时代。

借助大数据的蓬勃发展，数据环境越来越完备，“计算历史学”必将成为历史研究的一个

新趋势。先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解析一个小型数据库就可能带来不一样的新视野和新成果：

２０１５年２月 《习近平用典》出版后，人民网登载 《大数据分析：习近平用典 ３００句———读
〈习近平用典〉》一文，通过梳理 《习近平用典》，对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的近３００条典
故做大数据分析，结果表明习近平总书记善于运用古代典籍、经典名句来阐述思想，他在讲

话中引用次数最多的是源自儒学经典的名言，《论语》《礼记》《孟子》《荀子》《尚书》《二

程集》等儒学经典著作都被多次引用；儒家经典之外，道、法、墨三家的经典语录也是习近

平总书记讲话和文章中的高频词；而被引用典故最多的古代名人则是苏轼。④ 通过这样的大数

据分析，可以清晰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钟爱，也折射出他的一些治理思想和

执政风格。

在地方志研究领域也应加快引入相关理念，尽早开启 “计算”模式，这将为学科发展注入

强劲的新生动力，开拓广阔的新领域。做一个简单类比，地方志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要证明方志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可靠地位，详实的数据将具备强大说服力。前文曾

提到，目前现存旧志有８０００余种、１０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１／１０，这就是一个很令人信
服的数据，但个别的数据缺乏全面性和系统性，无法形成有效的数据链。根据舍恩伯格在其

１３解析地方志资源大数据特性　管窥地方志 “计算”研究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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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一书中提出的理论，在大数据环境下，不再局限于抽取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

分析；不再局限于探求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的互联；不再局限于追寻精确性，而是包容和解

析混杂性。① 大数据全样本分析无疑比局部样本抽取得出的结果更具可信度，能够形成更为全面

的数据体系；不必知晓 “为什么”，知道 “是什么”就已足够，数据自身给出的结论常颠覆以往

的认知；不一味强调精确性，海量数据带来的混杂性能打开一扇通向未知领域的窗户。大数据会

带来思维的变革，通过由此产生的新视界认知和新模式解构，方志文化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

地位必然可以得到更多维度的评判，获取更全面更令人信服的量化依据。

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和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

究问题，则为时代之新潮流。”② 大数据时代，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更高维度地紧密融合，泾渭

分明的文、理科研究边界被不断突破。传统的地方志无论编纂还是研究，都不能在旧体式中故步

自封。融入大数据，对已有的研究观念和方法做出适时调整，在创建数据库、资料数据解构、算

法模型开发等方面构建新的方法论，拓展地方志 “计算”研究新领域，必将给地方志的发展带

来新的跨越。

（作者单位：贵州省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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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市志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出版发行
　　２０１９年６月，曲阜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 《曲阜市志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由方志出版社
出版发行。

《曲阜市志 （１９９１—２０１３）》是１９９３年版 《曲阜市志》的续志。该志除序、概述、大事件、

人物、附录外，共设 ３４编、２４７章、９２２节，有表格 ２０４个，图照 ５１１个，２２５７万字，１１５５
页。该志主要记述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期间曲阜市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变
化情况。在文化编之外，单独设立孔子文化节、文化遗产、儒学研究、文化产业等编，基本涵盖

了曲阜文化的特殊性。

该志所记１９９１—２０１３年正是改革开放走向全面深化的关键时期，２３年间社会发展日新月
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仅需客观记录，足以华章流彩，睹字馨香。志书不仅记录曲阜发展变迁

的详实史料，还折射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时代映像。是一部集资料性、思想性、科学性和权威

性于一体的重要地情文献。全书记述全面、内容丰富、重点突出、特色鲜明，既是一部百科全书

式的史料典籍，也是一部为社会各界提供翔实资料的大型工具书。

摘自：山东省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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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肯尼思·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第２７页。
陈垣：《敦煌劫余录》，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１２月，第２页。


